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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季雨季 花季雨季

推开一扇斑驳的木门，我的第一个秋假，开始。
要做件“与众不同”的事，于是我寻到了非遗石章传承

人的小院。黑瓦白墙浸在秋阳里，像覆了层薄金，青苔爬
满的台阶沾着晨露，推门时“吱呀”一声，惊起檐角的雀。
老师傅正蜷在木椅上，指尖的刻刀蹭着幽绿石章，火星子
裹着石粉落在膝头的布巾上，墙角的石料码得整整齐齐。

“孩子，这活儿不是闹着玩的。”他抬眼，浑浊的瞳仁里
藏着细碎的光，“刻章要的是‘手跟石说话’，急不得。”我攥
紧衣角，“我专程来学的，再难也想试试。”他笑笑，递来块
粗石，“那先让石头认认你的手。”

刻刀刚碰到石面，手就抖得厉害——刀锋深一道浅一
道，石块像被老鼠啃过，毛糙得扎眼。我攥着刻刀喘气，秋
阳从窗缝钻进来，把石粉照得像碎金。“别急，让手贴着石
纹走。”老师傅的声音裹着松香，我试着把石块按在掌心，
指尖贴紧石面的凉，刻刀慢慢顺着纹路划。从“磕磕绊绊”
到“轻轻巧巧”，不知过了多久，石块竟像长在了掌心，刀锋
落下时，连石粉飘飞的弧度都稳了。

再站在小院里时，秋阳已斜了半寸。我捧着磨平棱
角的石块，“老师，我再试一次。”他把自己常用的刻刀塞
给我——木柄磨得发亮，刀锋刻满旧痕。我指尖贴紧石
面，像贴着老师傅掌心的温度：起笔轻勾，是秋阳里桂叶
的卷边；落刀沉压，是石阶青苔的纹路；转折处缓收，竟
刻出檐角雀羽的弧度。石粉落在秋光里，像揉碎的星
子，等最后一笔收梢，那枚石章上游龙似的纹路正裹着
金光——是秋，是院，是这半天里，石头与手说的话。

“这活儿，靠的不是手巧，是心肯‘等’。”老师傅拍了拍
我的肩膀，夕阳把他的影子铺在石阶上，“非遗不是‘老东
西’，是你刻这章时，手心的汗、石粉的痒，是有人肯把日子
揉进石头里。”

告别时，秋阳只剩最后一缕，裹着石章的凉贴在我衣
兜。原来这秋假的“行走”，从不是看风景，是摸到了刻刀
木柄的温度，触到了石头里藏的岁月——非遗从不是挂在
墙上的字，是老师傅指缝的石粉，是我掌心的划痕，是有人
肯把“慢”与“执”缝进每一道刻痕里，让旧时光在新手里重
新热起来。

石章的温度
▶长屿中学七（12）班 陈麒宇

“后院那棵老槐树的状况不太好。”爷爷在电话里
说。秋假的第一天，我回家特地看了老槐树的样子。

这是爷爷三十年前盖新房时种下的树。记忆里，春
天槐花开得热闹，但也招来密密麻麻的蜜蜂；夏天树荫再
大也挡不住暑热，爷爷总要摇着蒲扇；秋天落叶铺满院
子，扫起来费劲，奶奶总要念叨。如今站在院门口，我愣
住了——树冠稀稀拉拉，叶子黄了大半，不少已经蜷曲发
黑。走近细看，树干上虫蛀的痕迹比想象中还严重，树皮
大片剥落，露出灰白色的木质，轻轻一碰就掉渣。

爷爷蹲在树下，手里的修枝剪始终没动。“蛀得太深
了，根也烂了不少。”他的手指在粗糙的树皮上摩挲着，

“三十年了……”我看着树干上那道几乎看不清的爬树痕
迹，说：“爷爷，我们试试吧。”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按照农技员的指导，一步步来。
先是用小锤子轻轻敲击树干，根据声音判断空洞的位置，
标记出需要重点处理的部位。爸爸架起木梯，我用双手
稳稳扶住。他先用镊子仔细夹出蛀孔里的虫卵和幼虫，
再用细铁丝缠上棉布，蘸着杀虫剂伸进虫洞深处反复旋
转。刺鼻的药水味弥漫在空气里，沾在手上久久不散。

清理完虫害，我们还在树冠垂直投影的外围挖了一
圈深沟，果然发现不少根系已经发黑腐烂。铲掉坏根，小
心地填入新配的土壤：腐叶土、河沙和腐熟羊粪按比例混
合。爷爷说，这样既透气又有营养。覆土后，我们在树根
区域铺上一层稻草保温保湿。

浇水是个细致活。不能用自来水直接冲，要把水在
桶里晾晒半天，慢慢浇在树根周围，让水一点点渗透。我
每天早晚各提十桶水，手上的茧子就是这样磨出来的。

寒潮来的那晚，雨下得很大。天刚亮我就跑到院里，
发现新发的嫩芽被打落了。我们赶紧找来旧被单撕成布
条，把主要枝条一一固定。爷爷撑着伞在雨里站了很久，
裤脚全湿透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虫蛀的痕迹渐渐愈合，有些枝条顶
端开始返青。这几天，在几根向阳的枝条顶端，终于冒出
了簇新的嫩芽。那些嫩芽很小，在秋风里微微颤动，但每
一片都绿得鲜亮。爷爷说：“活了，这老伙计挺过来了。”

这个秋假，我手上磨出了茧子，衣服上总是沾着泥点
和药渍。但每天清晨，看着那些在晨光中舒展的新芽，我
就觉得一切都值得。老槐树不会说话，但它用新生的绿
叶告诉我们：只要不放弃，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老槐树
▶新河镇中学八（9）班 胡桉飒

秋假第一天，晨雾还未散尽，我便缠着爸爸往
太湖山里去。山路铺着层层落叶，踩上去沙沙作
响，像大地在低声呢喃。行至山腰，一片苍翠竹林
骤然映入眼帘，竹竿挺拔如卫士，竹叶上还挂着晶
莹的露珠，阳光一照，折射出细碎的光。“我们就在
这做竹筒饭吧。”爸爸的提议瞬间点燃了我的兴致，
我连连点头。

爸爸选了根手腕粗的嫩竹，表皮泛着清润的光
泽，带着山林的湿润气息。我拿过柴刀，学着爸爸的
样子握紧刀柄，可刀刃刚碰到竹身，就像遇到了调皮
的小精灵，“哧溜”一下滑了开去，只留下一道浅浅的
白痕。爸爸指着竹子笑着说：“劈竹要找节疤处，顺
着纹理用力。”我深吸一口气，双脚蹬稳地面，手臂绷
成一张弓，柴刀对竹节处猛地劈下。“咔嚓”一声脆
响，竹身摇晃了一下，落下几片带着露水的竹叶。看
到有所成效，我接着又是几刀，刀刃与竹身碰撞，发
出“砰砰”的声响，像在演奏着山林交响曲。

终于，随着“哗”的一声响，竹子被我砍了下
来。接下来就到了掏空竹心这一步了。我找来一
根尖尖的木棍，小心翼翼地刮着竹子内部。起初竹
屑紧实，木棍刮得格外费力，我便左右旋转，竹屑渐
渐变成细细的粉末，簌簌往下掉，像秋日的碎金。
掏空的竹腔内壁光滑洁白，带着淡淡的竹香，仿佛
天然的美食容器。

紧接着，我把备好的糯米和香菇丁、腊肉丁拌
匀，小心翼翼地往竹筒里填。米粒簌簌滚落，不一会
儿就把竹筒填得满满当当。凑上前闻一闻淡淡的竹
香，米香便萦绕在鼻尖。这烤完后不得更香，我想
着。爸爸伸手接过我手中的竹筒用洗净的竹叶堵住
竹口，用藤蔓紧紧缠绕，活像给竹筒系上了翠绿的腰
带。然后在空地上架起篝火，将竹筒横放在火上，就
算大功告成了。火苗舔舐着竹身，发出“噼啪”的轻
响。随着竹筒渐渐被烤得发黄，竹香混合着米香、肉
香丝丝缕缕溢出，勾得人食指大动。我不时翻面，看
着竹筒表皮泛起的焦黄斑纹，心里满是期待。

当竹筒被烤得微微发胀，爸爸一刀劈开，热气裹
挟着香气扑面而来。糯米吸饱了竹汁，颗颗晶莹剔
透，像裹了层琥珀。咬下一口，竹香清甜、米香软糯、
肉香浓郁，在舌尖交织成最美的滋味。夕阳西下，把
山林染成了暖金色，吃着手中的竹筒饭，看着袅袅的
炊烟，心中很是满足。

第一次秋假，第一次做竹筒饭，山林的清风、柴
火的暖意和美食的鲜香，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

竹筒饭
▶市四中七（8）班 胡译允

当老师宣布秋假开始时，我便充满了期
待。因为爸爸妈妈都要工作，我的第一次秋
假没有热闹的旅行，也没有有趣的手工，却
因一项“特殊任务”——帮妈妈整理换季衣
服，收获了不一样的成长与温暖。

每年的换季整理都是妈妈一个人的战
场，今年有我和姐姐的加入。以前，我总觉
得整理衣服是件简单的事，可真正动手才发
现，这里面的学问可不少。我把衣柜里的T
恤、短裤一股脑地翻出来，堆在床上，像一座
五颜六色的小山。妈妈递给我几个收纳袋：

“先把衣服分分类，短袖归一类，裤子归一
类，再叠整齐放进去，这样明年找的时候就
方便了。”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一件白色T
恤平铺在床上，可袖子总也叠不整齐，叠出
来的衣服歪歪扭扭，放进收纳袋里还鼓鼓囊
囊的。妈妈耐心地教我：“叠衣服要先把领
口对齐，袖子向中间折，再从下摆往上卷，这
样又整齐又省地方。”我跟着妈妈的步骤一
遍遍练习，手指慢慢灵活起来，叠出的衣服
也越来越方正。

接下来是整理秋冬的衣服。妈妈从衣
柜最顶层拿出几个大箱子，里面装着我的毛
衣、外套和厚裤子。我负责把衣服拿出来，
看看有没有小了的。要是小了，就要把它们
堆放在一旁。最费力的是搬运厚重的被
子。妈妈想把薄被换成秋冬的厚被，可厚被
又大又沉，我试着抱起来，刚走两步就差点
摔倒。妈妈赶紧过来帮忙，我们一人拽着被
子的一角，慢慢把被子铺到床上。铺好被子
后，我累得满头大汗，但看到整齐的床铺，成
就感满满。

忙活了一下午，原本杂乱的衣柜变得井
然有序：夏天和早秋的衣服被整齐地装进收
纳袋，放进床底和衣柜上层；晚秋的衣服分
类挂好，冬天的毛衣叠放在抽屉里；要捐赠
的衣服也整理成了一小堆。看着焕然一新
的衣柜，妈妈笑着说：“有你帮忙，效率高多
了！”我靠在衣柜旁，虽然累得腰酸背痛，却
觉得格外充实。

特殊的任务
▶神童门中学七（6）班 邵旌洋

“秋假”这个名词还是让人颇感陌生，以至于真正到来后，
心中的激动与欣喜难以压抑。

秋假第一天的行程是和朋友出来玩，奈何天公不作美，细
雨很快下了，一行两人只得匆匆躲入一旁的奶茶店。

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的选择，雨不久便大了起来，毫无
征兆地宣泄着，将天空浸湿了，灰蒙蒙地压下来，朋友抱着
iPad不放，游戏中厮杀的音效和语音不时传来。

奶茶店没什么人，店员也在闲聊着。
我看向窗外，隐约看见一片晕开的蓝色向着我们这移动，

不多时，门被推开，“噼里啪啦”的雨声从门缝溜进来，一个人
披着蓝色的雨衣走进来，抖了抖身上的水珠，脱下了雨衣。

我本认为该是一张年轻的脸，却看见雨衣下的那张脸堆
满了褶子，看起来颇为苍老，皮肤黝黑，一层层的褶皱像一座
座连绵的山丘，他穿着极普通的秋冬衣物，进来后不停地搓
手，那天气确实有些许冷，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买奶茶，在小
县城并不常见。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店员平和的声音传来，他略略
愣了愣，伸出粗糙的手指点了点写满奶茶名称的屏幕，却支支
吾吾说不出话。

“那个……您需要什么？”店员面露难色，有些尴尬地
问道。

他还是那样，很着急，却无能为力，我意识到，我面前的人
是一个哑巴。

他把目光投向我和好友这边，我低头看看坐在一边的好
友，iPad里的击杀提示音还在响，窗外，雨下得更猛了。

我心中感慨万千，最终却只将心一横，跳下高脚凳，正欲
上前，只听“啪嗒”，一声脆响，iPad被扔在了台面上，朋友三两
步上前，与那人对视一眼，顺着粗糙的手指看去，对着店员道：

“茉莉奶绿……要常温的”。
“这边请问要几分甜？”店员很有礼貌地问。朋友再次看

向他，他用手比了一个“三”。朋友那清澈的声音又在耳边响
起：“三分甜。”

“好的，请稍等。”那人像是松了口气，脸上绽开孩子般的
欣喜，层层叠叠的褶皱里堆满了愉悦。

雨渐渐停了，从阴云后射出一缕金辉，打在雨后的大地
上，似是老天也为这事动容。

走出店门，地上连绵不断的小水洼都折射着熠熠金辉，朋
友的声音那么清澈，朋友的眼睛那么通透，闪着耀眼的光泽。

我的第一次秋假，注定不是一段寻常的假期。

雨天中的三分甜
▶市三中东部校区七（7）班 曹轩宇

当“秋假”这个崭新的词汇落在课表上时，教室
里炸开了锅。同学们兴奋地讨论着远行计划——去
西湖看残荷，去楠溪江赏枫，去莫干山听竹。而我，
却在这个属于浙江学子的第一个秋假里，走向了老
家后院那座熟悉的山。

这座不知名的小山，我爬过无数次。春天的杜
鹃，夏天的溪水，冬天的雾凇，我都见过。唯独秋天，
总是匆匆一瞥——往年此时，我们正埋在课本里，与
桂花擦肩而过，连栗子落地的声音都无暇聆听。

这次，我终于可以慢下来，好好看看它的秋天。
清晨的露水打湿了我的鞋。山路上铺满了金黄

的麻栎树叶，踩上去沙沙作响，像山在低语。金黄的
桂花缀满枝头，几乎要看不见藏匿其中的绿叶，花的
清香与露水的甘甜交融在一起，溢满整座山，那是秋
天独有的味道，山路边红色的果子长得艳丽可口，小
雏菊随风摇着，把花瓣上一颗晶莹的露珠给抖了下
来。

继续往上走，在山腰的平台眺望，层层梯田里,
稻谷正在完成最后的成熟，几户人家已经开始收
割，金色的稻浪在阳光下起伏。我突然明白了浙江
设立秋假的深意——不是鼓励我们远行，而是在这
个最丰饶的季节，让我们回到土地身边，读懂这片山
水传承千年的生存智慧。

与暑假的漫长松散不同，秋假的时间恰到好处，
它刚好够你见证稻谷从青涩到金黄的蜕变，刚好够
你看清一座山如何从夏日的繁茂走向秋日的丰盈。
这是属于我们这代浙江学子的独特馈赠——在学业
紧张时期，放下一切烦恼，去感受自然之美，让我们
不忘来路，知所归处。

下山时，我在一块石头上捡了一片刚好红透的
枫叶，作为秋天赠予我的回信。叶秆上还留着秋天
的温度，脉络连接着山野的血液。这是浙江的第一
个秋假，也是我第一次读懂我家的秋天。

与山野重新相识
▶温西中学九（6）班 潘籽旭

浙江的秋总像偷跑的顽童——夏的余温还没把柏油路焐透，
秋假的行囊已在肩头沉了起来。别处的秋是裹着凉的，浙江的秋
偏要耍点脾气：上午日头还把人烘得鼻尖冒汗，傍晚风一吹，裹毛
衣的手都攥不暖兜。就这么闹着，秋假撞进了日子里，我掮起书
包，拽紧行李箱轮，往山海那头的宁波奔去。

动车刚驶出站台，雨帘忽然从天际垂落。雨珠撞在车窗上，
碎成一片细密的“嗒嗒”声，窗外的树影与田埂顺着雨线往后逃，
连风都追着车轮往前赶。一小时的晃荡漫过指缝，我踩上站台
时，雨幕早把“宁波”二字浸得软绵，抬眼望，整座城都笼在半透明
的纱里，连空气都裹着湿软的神秘感。

蜷在酒店床铺上时，雨还在檐角扯着线。翻了两回身，到底
抓了伞往雨里钻——要会会这座神秘的城市。

伫立在博物馆展柜前时，暖黄灯光裹着青瓷盘的釉色，那釉
里像浸着千年前的窑火余温。我盯着盘沿的缠枝纹，像跟某个捏
泥坯的匠人对上了目光，连呼吸都轻了——这是一场隔着时光的
照面，把“古老”两个字，揉进了瓷盘的细纹里。

从窑火的余味里抽身，转身撞进昆虫馆的光里：玻璃盒里的
蝴蝶翅翼还沾着山野的潮气，甲虫的鞘翅亮得像镀了晨露——是
周尧攒了数年的日月，把世界的热闹与鲜活，都钉在了这一方方
展盒里。

当晚霞酿成天边最后一抹酡红，我扎进城隍庙夜市的灯影
里。瓷碗里的汤团滚着白胖的边，咬开时芝麻馅裹着热气漫开，
甜香裹满了舌尖；左手的糖葫芦粘得指尖发黏，右手的油赞子脆
响撞在雨里，连风都裹着糖味。

慢悠悠地骑行在东钱湖畔，穿梭在利民村中，坐在躺椅上轻
轻晃，湖风轻拍额头，无比惬意。抿一口气泡水，绵密的气裹着
凉，顺着喉管往下沉——连风都是软的。

这趟秋假像收了张立体的明信片：釉色里的千年、翅翼上的
山野、汤团裹着的甜香、湖风沾着的潮气，都叠在“宁波”两个字
里。往后想起这趟路，连风里都裹着秋的清凉和这座城的温软。

宁波裹着雨香来
▶市三中东部校区八（9）班 许歆悦

我的秋假，没有闹钟的催促，也没有远行的计划。阳光斜斜地漫进房
间，在书架上铺开一片温柔的光斑，尘埃在光束中安静地飘浮，仿佛也放慢
了脚步。

目光习惯性地落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上，指尖却在触到书脊时停住
了——那里有一道歪斜的浅褐色印记，像一个被时光藏起来的记号。我轻轻
抽出这本书，那道痕迹在阳光下愈发清晰：一个杯底的圆环，边缘还溅出几处
小小的斑点。

记忆倏然苏醒：那是五年级的一个周末，我一边沉浸于魔法世界的冒险，
一边喝着饮料，放下杯子时不慎留下的。当时懊恼地擦了又擦，却始终抹不
去那片水渍。可如今，这道曾经让我心烦的痕迹，却像一枚时光盖下的印
章。我甚至能记起那个午后，阳光也是这样明亮，我因故事里的情节而心潮
澎湃，又为即将到来的考试隐隐紧张。这道痕迹不再是瑕疵，而是被定格在
书页里的一页青春。

这个发现，像是无意间推开了通往回忆的门。我开始在书架上寻找更多
这样的“秘密印记”。

《小王子》的扉页上，有我小学时用铅笔一笔一画写下的名字，“馨”字写
得太大，挤到了旁边的“宥”，显得笨拙又天真。《朝花夕拾》的书页间，夹着一
片早已压得透明的银杏叶，叶脉仍清晰如昨。我想起那是一个秋天的放学路
上，特意弯腰拾起，想用这种方式留住一整个季节。

《十岁那年》的内页里，有荧光笔画过的句子，旁边还写着三个小小的字：
“好幸福！”——那是某个被文字击中的深夜，留下的这份共鸣。最让我不禁
莞尔的是那本《小猪唏哩呼噜》，书页间夹着一张裁成书签模样的糖纸，塑料
已经泛黄发脆，可上面印着的小鸭子依然翘着嘴角，憨态可掬。我完全不记
得是什么时候把它夹进去的了，而那只泛黄的小鸭子，替我记住了一个早已
被遗忘的甜美午后。

第一次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秋假时光，我忽然明白：最珍贵的旅行，未必
在千里之外。

合上书页，窗外秋光正好。那些歪斜的字迹、泛黄的糖纸、透明的叶脉，
原来都是时光发出的请柬。在这个第一次真正属于我的秋假里，我在最熟悉
的地方，赴了一场最温暖的约会——与所有过去的自己，如期而遇。

留在书页里的时光
▶松门镇中学八（6）班 庄宥馨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秋假。它的开端，是被一阵鲁莽的雨水唤醒
的。我趴在窗台，看着院中那棵老桂花树在雨幕中轻轻颤抖，每一阵
风过，都有一小团金黄从枝头跌落，像极了树在轻轻叹息，呼出它珍藏
的芬芳。

祖母推门进来，手里拿着竹筛，笑着说：“走，我们去把秋天的香味
捡回来，这是你秋假的礼物。”

院子里的石板还映着天光。我学着她的样子，屏住呼吸，用指尖
极轻地拈起那些刚落下的桂花。触感是意料之外的凉与润，仿佛每一
片都吸饱了清晨的雨露。祖母的手却很稳，一捏、一抬，动作流畅。她
轻声说：“看，这颜色多正，被雨洗过，反而把香气都锁在里头了。”

捡回的桂花在清水中旋舞，沥干后安置在窗边。温和的阳光像一
双温暖的手，轻轻抚过这些金色的精灵，直到每一片都呈现出干燥而
脆弱的美丽。

接下来，便是魔法时刻。雪白的糯米粉像初冬的新雪，祖母往里
调入温水与糖，最后，将那些金色的桂花也汇入其中。她的手掌在粉
团间揉压、翻转，那些桂花如同星辰，嵌入了白色的夜空。那方老木模
被轻轻一压，再小心地磕出，一个带着古典花纹、点缀着秋日的糕饼便
诞生了。

蒸锅上汽后，那浓郁、滚烫的香气便充满了厨房的每一个角落。
我守在灶旁，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

当锅盖终于掀开，眼前的桂花糕已变得晶莹而温软，颜色是那种
动人的、暖暖的浅黄。我小心地拿起一块，它在掌心微微下陷，传递着
恰到好处的热度。

我捧着那块桂花糕，坐在门廊下。糕体入口，是极致的软糯，那甜
味幽幽地在舌尖化开，仿佛把整个雨后初霁的秋天都含在了嘴里。

许多年后，我或许会忘记很多事，但一定会记得这第一个秋假。
它没有远行的新奇，却让我在祖母的掌心间，在一枚小小的桂花糕里，
尝到了整个秋天最踏实、最温暖的滋味。

掌心上的秋天
▶松门镇中学八（6）班 孙一楠

今年生日后，正是秋假。我利用这一段空闲时间，做
了一本《秋假标本集》。

第一页夹着一片桂花。放假前一天是期中考，妈妈从
楼下折来一枝：“明天就放假啦。”金黄的花瓣碎得像星
子，我把零星散落在外的夹进扉页，给这个崭新的假期盖
下一枚印章。

第二页是半片银杏叶，边缘微微卷着，像封信笺。它
来自城郊的古道，是我们秋假的第一程。我本以为秋天是
静默的，可当踏上厚厚的落叶，那沙沙声竟如此喧哗。表
妹拾起这片叶子时，对着阳光端详，光线在叶片后汇成半
朦胧的晕影。舅舅忽然说：“你们知道吗？银杏从栽种到
结果，要等二十年。”我捏着这片熬了整个夏天才黄透的
秋叶，第一次感到：秋天不是结束，是漫长的等待。

第三页没有植物标本，只有一张车票——那是我们去
一个未知站台的凭证。在路边闻到糖炒栗子的甜香，舅妈
慌忙收起手机：“迷路也是风景。”我们在陌生的街巷看见
老人在梧桐树下对弈，表妹在石凳上用秋叶拼出“秋”字。
当出租车到来时，竟也舍不得这意外的天地。

最特别的是最后一页，一枚书签，载着我们的回忆。
那是窝在家中的午后，我读着木心笔下的故事，忽然感觉
到：每一个角落的细节——迷路时牵紧的手、读书时渐低
的呼吸，都如书中的宁静美好。我零散的生活在光影下如
地图般展开，记录着秋假里的点滴，而它们把自己独有的
温度，连同流动的时光，凝在这页纸间。

当多年后再次翻开，那些平凡的瞬间又会散发出秋天
的气息——不是凋落，是沉淀；不是离别，是久念；不是匆
忙，是从容。第一个秋假，是岁月送我的一枚美丽标本。

秋假标本集
▶市四中七（12）班 王竞萱

“居然有秋假？加上周末竟有5天？”搁下笔，窗外秋风正携着
股软甜的气息，自窗缝潜入教室。是楼下那棵老桂树，金黄的花
瓣缀满枝丫，风过处，便把整个秋天的芬芳悄悄送达。

趁着秋假做桂花糕吧！得了允，遂与母亲携竹竿、布帛，立于
家门前那株桂花树下。鸟鸣啁啾其间，微风拂过，泥土的芬芳和
桂花的清甜交织扑鼻。暗忖：此番桂花制糕，味道定然不孬。

待采撷妥当，便可着手准备糕团了。按照教程，我将桂花蜜
徐徐倒入母亲备好的粉团中。许是过于紧张，许是过于雀跃，手
腕微颤，蜜汁便多倾了数分。粉糊顿时黏得能扯出半尺银线，糊
了我满手。“这般心急。”母亲急急递来纸巾，眼角却盈着笑意。我
偷偷舔了一嘴指尖的蜜汁，桂花的馥郁瞬间在唇齿间绽放，又甜
又香。继续学着母亲轻拢慢捻，时光就这样漫开来了。

最是蒸糕见功夫：铺一层湿纱于笼屉，把揉好的粉团分成小
份，轻轻捻成半指厚的圆饼，再在表面缀一层新采的桂花。隔水
蒸上20分钟。这等待最是磨人。肚子咕噜咕噜间，桂香开始自
厨房门缝悄然逸出，在厅堂间流转徘徊，最后连沙发软垫都沾了
甜。是那种裹着米香的温润清甜，不似甘蔗浓烈，却勾得人三番
五次往厨房探看。

终见揭笼时刻。白雾氤氲中，米白糕体上嵌着金桂，边缘透
着点润。举箸轻触，糕体微颤如蜜浸的云絮。入口时，糯米的绵
软包裹着桂花的清甜，舌尖先触到蜜的润泽，齿间碾开花瓣的香
幽，细嚼两下，粉团在口中渐次化开，连喉间都浸着温存的暖意。

人间烟火气，最慰凡人心。相比往年长假，总在补习与课业
间奔忙，但这秋假就不同了。没有催人的铃声和堆积的作业，唯
有暖阳、桂香与这方糕点。我把秋日的甜糯揉进糕团，也将这份
闲情藏入心间。这萦绕着桂香的秋假，终将成为我记忆里最温暖
的珍藏。

秋假桂香记
▶大溪二中八（8）班 潘奕行

气温骤降，寒风总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刚结束的秋假，想念远行途中邂逅的
山川湖海，想念那份卸下课业压力后的松弛与宁静。这份萦绕心间的眷恋，便催
生出了关于秋假的文字。我的第一次秋假


